
資
深
電
影
宣
傳
人
杜
惠
東(

阿
杜)

病

逝
，
圈
中
又
少
了
一
本﹁
活
字
典﹂
。

杜Sir

曾
是
本
報
副
刊
采
風
版
專
欄
作

者
，
年
前
因
腎
病
纏
繞
而
退
寫
專
欄
。

他
以﹁
阿
杜﹂
的
筆
名
在
本
報
寫
稿
多

年
，
內
容
深
得
讀
者
喜
歡
。
他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曾
任
港
聞
記
者
、
娛
樂
記
者
和
編

輯
，
後
任
嘉
禾
電
影
公
司
宣
傳
經
理
，
縱
橫

娛
圈
四
十
年
，
閱
歷
甚
廣
，
人
脈
豐
富
，
堪

稱
娛
圈
的﹁
活
字
典﹂
。

杜Sir

是
電
影
公
司
宣
傳
大
員
，
內
幕
資

料
當
然
很
多
，
但
他
為
人
厚
道
，
從
不
爆
內

幕
，
反
而
是
內
幕
的
守
護
者
。
很
多
天
王
巨

星
都
視
他
為
知
己
，
有
疑
難
搵﹁
阿
杜﹂
，

所
以
在
圈
中
甚
吃
得
開
。
八
十
年
代
的
成

龍
，
在
日
本
紅
透
半
邊
天
，
杜Sir

代
表
公

司
帶
領
香
港
記
者
代
表
團
到
日
本
採
訪
，
他

又
有
本
事
聯
絡
了
在
日
本
的
翁
倩
玉
、
陳
美

齡
、
鄧
麗
君
等
見
面
，
總
之
令
記
者
工
作
滿
載
而
歸
。

對
記
者
而
言
，
杜Sir

是
他
們
的﹁
活
字
典﹂
。
他

與
記
者
亦
師
亦
友
，
提
攜
後
輩
，
大
家
同
樣
是
有
疑
難

搵﹁
阿
杜﹂
，
他
總
是
從
不
托
手
㬹
，
盡
心
盡
力
幫

忙
，
深
得
記
者
敬
重
。

﹁
阿
杜﹂
的
文
筆
生
動
活
潑
，
引
人
入
勝
，
社
會
閱

歷
豐
富
，
所
以
文
稿
觸
及
社
會
方
方
面
面
，
都
有
深
刻

的
描
寫
。
年
前
他
在
本
報
副
刊
引
退
，
讀
者
不
見
了

﹁
阿
杜﹂
的
文
章
，
就
有
人
打
聽﹁
阿
杜﹂
哪
裡
去

了
？
原
來
他
長
期
在
家
洗
腎
，
堅
持
寫
稿
直
至
不
能
寫

為
止
。

杜Sir

為
人
並
不
張
揚
，
很
多
人
都
知
道
，
他
的
女

兒
是
著
名
旅
遊
節
目
主
持
人
杜
如
風
。
杜Sir

說
，
以

前
向
人
介
紹
女
兒
，
她
是﹁
杜
惠
東
的
女
兒﹂
，
現
在

他
已
失
落
了
自
己
的
身
份
，
被
介
紹
時
只
能
是﹁
杜
如

風
的
父
親﹂
。
杜Sir

雖
然
不
會
主
動
炫
耀
女
兒
的
成

就
，
但
他
以
女
兒
為
榮
，
享
受
女
兒
的
成
績
，
這
倒
是

從
他
的
談
話
中
感
受
得
到
的
。

娛圈「活字典」

我
喜
歡
喝
酒
，
就
像
我
喜
歡
寫
字
一
樣
，
總
想
時

時
來
上
一
杯
，
藉
着
酒
中
的
精
靈
，
發
酵
出
一
些
曼

妙
的
文
字
、
動
人
的
故
事
，
帶
着
美
酒
的
芬
芳
，
在

記
憶
的
長
河
裡
留
下
一
抹
醇
香
。

說
起
來
有
點
羞
愧
，
我
第
一
次
喝
酒
的
記
憶
是
在

三
周
歲
生
日
那
天
。
忘
了
父
親
正
在
與
一
眾
同
事
慶
祝
什

麼
事
，
據
說
當
時
他
們
開
了
一
瓶
陳
年
的
茅
台
酒
，
恰
好

那
天
是
我
的
生
日
，
在
同
事
們
的
起
哄
下
，
父
親
便
用
筷

子
蘸
了
一
點
兒
酒
餵
給
我
。
據
說
，
當
時
我
舔
了
舔
筷
子

頭
上
的
酒
，
並
不
像
一
般
孩
童
那
樣
感
覺
辛
辣
而
咂
舌
，

而
是
覺
得
津
津
有
味
，
回
味
無
窮
。
當
然
，
父
親
並
沒
有

讓
我
再
嚐
第
二
口
。

第
二
次
喝
酒
留
給
我
的
記
憶
比
較
深
，
那
已
經
是
我
五

歲
的
時
候
。

有
一
次
，
母
親
和
閨
蜜
們
聚
會
完
畢
，
喝
剩
的
半
瓶
葡

萄
酒
放
在
酒
櫃
裡
，
被
我
悄
悄
地
拿
出
去
和
小
夥
伴﹁
分

甘
同
味﹂
。
那
時
候
的
葡
萄
酒
沒
有
摻
雜
任
何
雜
質
，
既

香
且
甜
。
年
幼
的
我
很
快
地
喝
醉
了
，
躺
在
離
家
不
遠
的

水
渠
邊
呼
呼
大
睡
，
吃
晚
飯
的
時
候
家
裡
還
不
見
人
，
直

至
深
夜
也
還
沒
回
去
，
父
母
發
動
街
坊
鄰
里
興
師
動
眾
地

開
始
尋
找
，
結
果
父
親
一
出
門
就
在
水
渠
邊
上
找
到
了
抱

着
酒
瓶
子
正
在
酣
睡
的
我
。
回
家
後
我
被
暴
怒
的
母
親
一

頓
胖
揍
，
打
得
死
去
活
來
。

後
來
長
大
成
年
，
我
便
很
自
然
地
酷
愛
喝
酒
，
成
了
不
折
不
扣
的

酒
鬼
。

雖
然
愛
喝
酒
，
但
是
由
於
幼
年
時
最
早
接
觸
的
酒
類
還
算
是
一
些

好
酒
，
我
這
個
酒
鬼
對
酒
的
味
道
和
品
質
便
很
挑
剔
。
除
了
對
酒
的

本
身
挑
剔
外
，
對
與
我
一
同
喝
酒
的
人
更
是
挑
剔
。﹁
酒
逢
知
己
千

杯
少﹂
便
是
對
如
我
一
般
的
酒
鬼
喝
酒
的
最
佳
註
釋
。

除
了
一
同
喝
酒
的
人
外
，
我
更
講
究
喝
酒
的
意
境
。

戀
愛
時
，
是﹁
酒
入
愁
腸
，
化
作
相
思
淚﹂
；
春
雨
中
，﹁
借
問

酒
家
何
處
有
，
牧
童
遙
指
杏
花
村﹂
；
冬
雪
裡
，﹁
綠
蟻
新
醅
酒
，

能
飲
一
杯
無﹂
；
豪
情
處
，﹁
鐘
鼓
饌
玉
不
足
貴
，
但
願
長
醉
不
復

醒﹂
。

或
許
因
為
父
輩
都
是
軍
人
的
緣
故
，
除
了
偶
爾﹁
葡
萄
美
酒
夜
光

杯﹂
地
小
資
一
下
外
，
我
更
鍾
愛
的
是
中
國
白
酒
。
如
同
我
對
食
物

的
重
口
味
一
樣
，
白
酒
裡
我
也
更
偏
愛
重
口
味
、
度
數
高
的
醬
香
型

酒
類
。

因
為
喜
歡
喝
酒
，
我
曾
經
做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酒
商
。
此
前
我
一
直

以
為
，
一
個
酒
鬼
若
成
為
一
個
酒
商
理
應
是
如
魚
得
水
，
生
意
自
然

是
一
帆
風
順
的
。
但
事
實
和
我
所
想
的
恰
恰
相
反
。
那
段
時
間
我
為

了
所
謂
的
利
益
不
得
不
和
一
些
我
所
不
喜
歡
的
人
碰
杯
喝
酒
，
喝
到

嘴
裡
的
酒
寡
淡
無
味
，
賺
到
手
裡
的
錢
也
沒
有
想
像
中
的
成
就
感
。

於
是
半
年
之
後
我
就
關
閉
了
公
司
，
回
歸
一
個
酒
鬼
的
本
色
。

後
來
遇
到
酒
鬼
酒
，
我
對
酒
的
口
味
和
認
識
才
開
始
改
變
。

和
酒
鬼
酒
的
緣
分
緣
於
我
的
師
父
也
是
個
資
深
酒
鬼
。
每
當
有
了

好
酒
，
我
的
師
父
也
像
當
初
教
我
讀
書
、
寫
字
、
做
人
一
般
與
我
共

享
。
把
酒
鬼
酒
推
薦
給
我
，
如
同
他
以
往
推
薦
給
我
的
每
一
本
好

書
，
每
一
個
寫
作
的
技
巧
一
樣
自
然
。

最
早
接
受
師
父
引
薦
所
喝
的
是
酒
鬼
的
酒﹁
三
兩
三﹂
。

﹁
三
兩
三﹂
酒
如
其
名
，
且
不
說
其
古
典
而
精
巧
的
包
裝
，﹁
馥

郁
香﹂
的
味
道
便
滿
足
了
酒
鬼
們
對
中
國
白
酒
所
有
的
要
求
。
每
一

瓶
酒﹁
三
兩
三﹂
的
份
量
恰
到
好
處
，
品
盡
其
味
而
適
可
而
止
，
非

但
喝
出
了
箇
中
滋
味
，
也
從
中
品
明
了
做
人
的
道
理
：
凡
事
有
度
，

不
偏
不
倚
才
能
完
美
。

如
果
說﹁
三
兩
三﹂
是
一
種
中
庸
的
佳
釀
，
那
麼
酒
鬼
酒
給
我
這

個
酒
鬼
帶
來
的
驚
喜
便
是﹁
內
參﹂
酒

︱
一
種
立
足
於
酒
鬼
原
有

的
傳
統
的
味
道
，
但
又
在
熟
悉
的
滋
味
裡
讓
人
感
到
驚
艷
的
滋
味
：

飲
一
口
，
濃
郁
而
醇
和
的
酒
香
在
喉
間
流
動
，
酒
液
順
滑
而
下
，
五

臟
六
腑
都
溫
暖
而
熱
烈
地
燃
燒
起
來
，
那
一
刻
的
感
覺
，
就
像
愛
人

由
心
而
發
的
一
個
熨
帖
的
擁
抱
。

詩
仙
李
白
早
已
在
︽
月
下
獨
酌
︾
中
說
了
他
的
心
得
：﹁
但
得
酒

中
趣
，
勿
為
醒
者
傳
。﹂

而
今
，
當
酒
鬼
遇
上
酒
鬼
，
杯
酒
釋
懷
，
美
酒
便
可
築
起
一
方
溫

暖
天
地
。
任
時
光
悠
悠
，
悲
喜
得
失
，
一
切
都
不
過
是
過
眼
雲
煙
，

唯
獨
愛
與
酒
，﹁
愛
酒
不
愧
天﹂
。

當酒鬼遇上酒鬼

從
里
根
到
南
茜
逝
世
，
都
短
暫
地
把
美
國

人
帶
回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那
是
里
根
時

代
，
也
是
美
國
媒
體
描
繪
的﹁
美
好
時

代﹂
，
更
是
西
方
時
尚
達
人
最
懷
念
的
年

代
，
所
以
，
新
世
紀
以
來
的
時
裝
界
幾
乎
每

隔
幾
年
，
就
興
起
一
陣
八
十
年
代
風
，
而
在
那
個

年
代
，
又
豈
可
少
得
了
時
任
第
一
夫
人
南
茜
。

已
故
美
國
時
裝
大
師BillBlass

曾
經
幽
默
地
總

結
三
位
第
一
夫
人
對
八
十
年
代
美
國
時
裝
的
影

響
：
一
頂
無
邊
帽
︵
積
琪
蓮
︶
、
一
抹
艷
紅
︵
南

茜
︶
和
三
串
珍
珠
鏈
︵
芭
芭
拉
︶
。
其
中
的
艷
紅

指
的
就
是
南
茜
愛
穿
的
紅
色
禮
服
，
因
為
里
根
最

愛
紅
色
。

奧
巴
馬
夫
婦
形
容
南
茜﹁
重
新
定
義
了
第
一
夫

人﹂
，
用
詞
非
常
恰
當
。
但
在
一
般
人
的
理
解

中
，
往
往
側
重
於﹁
夫
人﹂
而
忽
視
了﹁
第

一﹂
。
然
而
，﹁
第
一
夫
人﹂
在
美
國
政
壇
、
媒

體
乃
至
社
會
的
定
義
、
理
解
和
期
望
中
，
顯
然
不

僅
僅
是
總
統
的
配
偶
，
她
代
表
了
國
家
的
形
象
，

也
代
表
女
性
、
兒
童
乃
至
弱
小
。

作
為
國
家
形
象
代
言
人
，
又
要
陪
伴
總
統
出
席

外
交
場
合
，
第
一
夫
人
的
衣
着
裝
扮
當
然
要
講

究
，
何
況
出
身
荷
里
活
、
又
擁
有
高
挑
身
材
的
南
茜
根
本
就

是
天
生
衣
架
子
。

南
茜
在
任
期
間
，
除
了
被
人
批
評﹁
過
度
保
護
里
根﹂
或

﹁
干
政﹂
外
，
另
一
個
常
為
媒
體
詬
病
的
是
她
的﹁
奢
華
作

風﹂
，
主
要
指
其
衣
着
開
支
太
大
。
早
在
里
根
總
統
就
職
初

期
，
媒
體
就
描
述﹁
華
盛
頓
多
了
一
批
非
富
則
貴
的
朋

友﹂
，
當
時
的
︽
時
代
︾
不
無
諷
刺
地
寫
道
：
雖
然
現
在

︵
美
國
社
會
︶
正
通
縮
，
但
他
們
的
生
意
倒
是
興
旺
。

然
而
在
時
尚
界
，
南
茜
卻
被
視
為
貢
獻
良
多
而
受
到
尊
重

的
人
。
其
實
，
演
員
出
身
的
南
茜
對
形
象
的
注
重
並
非
始
於

白
宮
，
她
那
些
設
計
師
或
名
流
朋
友
們
也
都
認
識
於﹁
微

時﹂
。
只
是
，
第
一
夫
人
的
言
行
舉
止
受
注
視
或
監
督
，
但

同
樣
的
角
色
也
令
她
更
理
直
氣
壯
地
裝
扮
。

當
時
的
時
裝
界
普
遍
希
望
她
多
穿
優
雅
高
貴
的
衣
服
，
以

刺
激
美
國
時
裝
產
業
。
前
第
一
夫
人
設
計
師M

ol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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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斷
言
，
南
茜
會
對
時
裝
界
產
生
巨
大
影
響
，
她
喜
歡
時

裝
，
又
懂
得
配
搭
，
總
會
在
適
當
的
時
刻
穿
合
適
的
衣
服
。

如
果
說
積
琪
連
和
米
歇
爾
最
受
美
國
時
尚
媒
體
的
青
睞
，

那
麼
，
南
茜
則
受
到
美
國
時
裝
界
的
尊
重
，
她
是
唯
一
獲
得

由
美
國
時
裝
設
計
師
協
會
頒
發﹁
終
身
成
就
獎﹂
的
第
一
夫

人
。
因
為
在
任
期
間
，
南
茜
不
但
常
出
席
設
計
師
時
裝
騷
，

也
跟
當
時
的
紐
約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時
裝
顧
問
、
著
名
時
裝
編

輯
戴
安
維
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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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次
聯
手
推
擴
︵
時

裝
︶
，
她
倆
更
被
認
為
是
八
十
年
代
華
麗
風
的
最
大
推
手
。

南茜的時尚貢獻

上
周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召
開
學
界
緊
急

會
議
，
提
出
五
項
措
施
針
對
接
連
發
生
學
生

自
殺
事
件
，
包
括
成
立
專
責
委
員
會
全
面
分

析
學
生
自
殺
成
因
及
提
出
預
防
措
施
、
為
學

校
及
家
長
安
排
五
場
研
討
會
、
成
立
專
責
團

隊
到
校
加
強
支
援
等
，
同
時
亦
在
教
育
局
網
站
上

載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建
議
。

青
年
身
心
發
展
出
現
問
題
已
到
臨
界
線
，
不
得

不
以
正
視
聽
。
學
生
自
殺
問
題
複
雜
，
難
以
化
繁

為
簡
，
草
草
了
事
解
決
。
無
可
否
認
，
強
壯
孩
子

的
心
靈
，
他
們
逆
境
商
數
︵A

Q

︶
更
高
。
在
孩
子

成
長
過
程
中
，
成
人
往
往
把
學
習
上
困
難
，
如
艱

深
考
試
、
排
山
倒
海
的
功
課
視
為
訓
練
孩
子A

Q

的

秘
密
武
器
。
如
果
孩
子
逃
避
做
功
課
，
便
認
為
是

孩
子
懦
弱
的
行
為
。
其
實
不
然
，A

Q
提
升
在
於
孩

子
對
自
己
生
命
有
否
控
制
感
，
因
此
，
從
小
培
養

孩
子
學
習
追
求
自
發
性
和
自
主
性
能
力
才
是
王

道
。抗

逆
心
法
人
人
不
同
，
不
如
意
事
十
常
八
九
，

遇
到
逆
境
不
妨
放
眼
世
界
，
特
別
看
到
第
三
世
界

的
不
幸
新
聞
，
彷
彿
有
種
身
在
福
中
的
感
覺
，
或

者
看
看
心
靈
小
故
事
，
亦
有
助
釋
懷
。
在
此
與
大

家
分
享
一
個
故
事
：
曾
經
有
位
軍
人
，
在
打
仗
時

殺
戮
整
條
村
莊
，
遺
下
一
批
孤
兒
。
若
干
年
後
，

戰
亂
已
過
，
但
軍
人
一
直
未
有
放
下
心
中
罪
惡

感
，
自
覺
罪
孽
心
重
，
準
備
投
河
自
盡
。
此
時
，
一
位
老
人

經
過
所
問
何
事
，
老
人
同
意
軍
人
作
了
千
古
罪
人
，
但
軍
人

輕
生
只
會
把
罪
孽
輪
迴
下
世
，
老
人
建
議
軍
人
，
與
其
想
結

束
生
命
，
不
如
回
到
那
條
村
，
幫
幫
那
些
孤
兒
吧
。
軍
人
回

村
內
照
顧
孤
兒
頓
時
覺
悟
，
堅
強
生
存
下
去
，
用
生
命
感
動

生
命
，
才
是
最
大
救
贖
。

抗逆心法靠自主自發

︽
身
為
職
業
小
說
家
︾
是
村
上
春
樹
的
新
作
，
談
的
是

他
的
寫
作
歷
程
。
書
中
談
到
小
說
家
時
，
他
認
為
，
寫
小

說
並
不
難
，
只
要
會
寫
文
章
，
只
要
手
上
有
原
子
筆
和
筆

記
本
，
再
加
上
有
一
點
說
故
事
的
能
力
，
即
使
沒
有
受
過

訓
練
，
多
少
也
可
以
寫
出
一
兩
本
來
。
不
像
芭
蕾
舞
者
或

畫
家
那
樣
，
要
經
過
嚴
格
的
艱
苦
練
習
和
具
有
基
礎
的
技
巧
，

才
能
達
到
一
定
的
水
平
。
寫
小
說
之
難
處
，
是
在
於
關
在
孤
獨

的
房
間
裡
，
日
復
一
日
地
繼
續
寫
，
永
無
止
境
地
繼
續
寫
下

去
。
不
少
小
說
家
，
在
獲
得
小
說
獎
之
後
的
一
兩
年
，
或
者
還

會
有
新
作
出
版
，
但
五
年
十
年
或
者
更
長
的
時
間
之
後
，
就
無

以
為
繼
了
。

村
上
春
樹
的
意
思
，
是
作
為
小
說
家
，
最
難
做
到
的
就
是
持

續
性
，
持
續
不
斷
地
創
作
。
其
實
寫
詩
、
作
曲
，
又
何
嘗
不
是

需
要
持
續
性
？
寫
一
首
曲
子
作
一
首
詩
不
難
，
難
的
是
持
續
二

三
十
年
甚
至
幾
十
年
或
者
終
生
不
斷
地
寫
下
去
。

最
近
在﹁
何
鴻
毅
家
族
基
金﹂
今
年
的
文
化
活
動
中
，
我
發

現
，
原
來
基
金
已
經
連
續
七
年
支
持
了
七
位
香
港
作
家
赴
美
，

參
加
了﹁
愛
荷
華
大
學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的
交
流
。
這
七
位
作

家
分
別
是
：
董
啟
章
、
韓
麗
珠
、
謝
曉
虹
、
陳
智
德
、
李
智

良
、
鄧
小
樺
和
鄭
政
恆
。
這
七
位
香
港
作
家
，
都
持
續
有
新
作
面
世
。
而

基
金
之
所
以
贊
助
他
們
到
美
國
交
流
，
原
因
不
外
是
拓
寬
他
們
的
視
野
，

更
重
要
的
，
是
期
盼
他
們
繼
續
創
作
的
持
續
性
吧
？
今
年
是
何
人
？
有
待

揭
曉
。

基
金
今
年
的
計
劃
裡
，
還
有
對
華
裔
作
曲
家
的
創
作
支
持
，
鼓
勵
他
們

在
創
作
樂
曲
的
過
程
裡
，
探
索
中
華
文
化
和
西
方
交
響
樂
傳
統
之
間
的
關

係
。
委
約
的
作
家
已
有
香
港
作
曲
家
林
丰
的
︽
蘊
︾
，
且
在
三
年
前
首

演
。
今
年
即
將
於
四
月
初
在
文
化
中
心
作
世
界
首
演
的
，
是
北
京
作
曲
家

杜
薇
的
︽
七
夜
︾
。

文
化
的
傳
承
，
創
作
的
持
續
，
除
了
靠
藝
術
家
個
人
的
持
續
堅
持
之

外
，
就
是
要
有
基
金
來
鼓
勵
和
播
種
，
才
能
結
出
豐
盛
而
多
樣
的
文
化
果

實
。 持續性

早前看央視電影頻道播放趙薇執導的《致我們
終將逝去的青春》。相較於開朗、活潑的女一號
鄭微，由江疏影扮演的阮莞，更讓我難忘。
阮莞清秀美麗，超凡脫俗，她一出場，便吸引
了全校男生的目光。雖有眾多仰慕者，但阮只愛
趙世永。
可趙用情不專，一次朋友聚會，因醉酒致女同
學懷孕，他跑來找阮莞，就像一個小男孩，犯了
錯誤，哭着來找媽媽。而阮真的就像一個媽媽看
到犯錯的兒子，一邊安慰他，一邊幫他善後，雖
然內心很痛苦。
後來，她遇到一個可以信靠的男人，打算結婚
了。試婚紗時，她對鄭微說，昨晚接到趙的電
話，他聽說她快結婚了，想在這之前請她看一起
着迷過的英國樂隊Suede在北京的演唱會。當鄭
責備她時，她輕聲說：「見一面又能怎麼樣，而
且我也沒有想怎樣。我原以為忘了他，可接到電
話的時候，我發現心還會跳。或許見他一面回
來，我就能死心塌地過以後的生活了，你明白
嗎？」
可是，她卻在北京街頭遭遇了車禍。她說過，
「我的夢想就是永遠青春，幸福安逸，然後在幸
福中死去，我喜歡這樣的結局」，想不到一語成
讖。
由阮莞的愛情，我想起一個朋友，他叫陳渭，
早年在工廠做工。勞作很辛苦，可他每天下班後
都往市圖書館跑，大量閱讀歷史和哲學著作。多
少個夜晚，他僅睡四五個小時的。刻苦的自學，
使他積累了學識，1993年通過考試，進入一家雜
誌社工作。1998年，長江流域暴雨成災，他被派

去報道抗洪救險，寫出多篇生動感人的通訊和特
寫。那幾年，陳的才華得以施展，作品連續獲得
省級和國家級獎項。可天有不測風雲，2009年，
社裡新來了一個負責人。此人專長以行政手段管
理屬下，到任不久，便推行績效考核，並嚴格考
勤制度。此外，鑒於廣告大幅減少，社裡下令全
員創收。這一下，可把陳難住了。他，一個書
生，一個埋首書卷、羞言錢財之人，讓他去採訪
單位攬廣告，與受訪人談錢，真愁煞他也。由於
不能完成創收，他受到批評，又由於他平常不與
大家一起說笑、打牌、吃飯，每逢民主票選或測
評便得分不高，因此在職務晉陞、職稱評定上吃
虧連連。雜誌的編排也改變了，他擅長寫的深度
報道文章，幾乎無處發表。凡此種種，都將陳置
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阮莞的死，揭示了一個近乎殘酷的事實，在愛
情中，並不適應加減法，付出與得到並不成正
比。你有幸或者不幸，全在所愛的那個人，是否
懂你、珍惜你，是否也同樣愛你。如果遇到一個
也懂愛、也愛你的人，那是你有福了。可有些
人，卻沒有這樣的幸運。很多人在愛情中遇到的
是朝三暮四之人，水性楊花之人，將仕途和前程
看得比感情要重的人，一心嚮往成功只把愛情當
做跳板的人。遇見這樣的人，你愛得再深、再
苦，對方也覺得受之無愧；你做得再多、再細，
對方也一臉漠然。你癡情多久，日後你獨自品嚐
傷痛和悔恨的時間就有多長，甚至加倍的長久。
所以，不少人現在覺悟到，愛一個人，不如享受
別人對自己的愛。以前，比較在意對方的相貌、
氣質、才華，而眼下更着重對方對自己的態度、

對方的付出與誠意，以及自己在對方心中的分量
和位置。愛情，也是一個大熔爐呀，把不少人變
得成熟起來，更有人幾乎百煉成精了。
陳渭的境遇則說明，在職場上，有時和在情場

上一樣，你的努力與付出，並不肯定贏得回報。
雖然不斷有人教導我們，辛苦不會白忙，努力自
有補償，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確實，我們
身邊有人通過勤奮認真的工作，為自己謀得了生
存發展空間，也算是修成正果，但還是有人，雖
然付出比別人多，比別人更踏實，同時能力、才
華也更突出，卻難得有好運，經常跌跟頭，未有
出頭日，只見嫉妒恨。並非他好高騖遠，個性張
揚，開罪左右，他已經很謹慎，非常低調，處處
小心，但還是不行，有人就是看他不順眼，就是
要整他，這些人還串通一氣，聯合起來欺辱他。
也許是他在早年的某件事上得罪了人，也許是他
身上的正義感，也許是他不願意融入某個圈子，
而這些，已經足夠讓別人把他視為異己、異類。
什麼樣的人在愛情中容易得手呢？依我的觀

察，男人嘛，不僅要學會哄女人高興，時常給她
小禮物、小驚喜，製造一些浪漫的情景和細節，
在硬件上也要設備齊全，君不見，眼下是物質年
代，商品充盈物慾橫流，只有浪漫是沒法過日子
的。所以，一套房、一輛車，是最起碼的了，不
然，挖空心思，用盡手段，怕也是沒有女人樂意
與你拍拖的。女人呢，要學習像阮莞一樣貌美如
花，爭取有她一半的嫻靜文雅，而她的一往情
深，視愛如命，則不要去學了，那樣說不定會嚇
跑男人的。女人要聰明一點，精巧一點，要學會
撒嬌、耍賴，會發小脾氣，不時用些小花招、小
伎倆，要讓自己在男人眼裡變得像雲彩一樣，忽
遠忽近，忽明忽暗，男人想抓在手裡，搖身一變
沒了，男人快絕望了，輕盈飄逸又回來了。總
之，要讓男人覺得你若即若離，不是那麼容易搞
定，更不是隨便能欺負的。

什麼樣的人在職場上能脫穎而出呢？當然是聰
慧機智之人，識別氣候與風向之人，讓各個圈子
均可接受之人。你得摸清上司的心思，摸清以後
就要順應，身段必須柔軟，說話必須溫和，少用
定語和判斷句，多用請教和商量的口氣。工作上
過得去就行了，不要太認真，不要過早顯露才
華。無須過分看重能力，需要注重的是關係，各
種各樣的關係，當然，主要是搞好與上司的關
係。個人汲求之外，如果你能在單位的上級主管
部門找到親戚或朋友，由他們給你的上司打個電
話或寫張紙條，你上升路徑的敞開就指日可待
了。
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不夠嬌巧，也不會做作，
無法變身一片雲朵，只會像阮莞那樣，為所愛的
人傾盡所有，癡心不改，那你就大膽去愛，由衷
去愛。在這個世界上，愛一個人，有一個人可以
讓自己這樣去愛，也是很幸福的。
如果你是一個男人，如果你像陳渭，你也不必

勉強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歡、看不起的事。學不
會柔軟，你就堅強；學不會順應，你就自持。為
工作、為事業、為理想，努力了就好了，不用在
意是否有回報，更不必掛念成功與否。回報與成
功，都是商品時代
的價值觀，不過在
於追求利潤的最大
化。要明白，世人
惦念的金錢與地
位，並不能給人真
正的幸福，而你為
理想為正義奮鬥的
過程，以及你在其
中感到的愉悅，才
是最光彩、最值得
回味，也最令人驕
傲的。

情場與職場

如
果
幻
聽
是
疾
病
，
這
樣

的
疾
病
可
就
離
奇
了
，
離
奇

在
患
者
聽
到
的
聲
音
原
來
人

人
不
同
，
聽
過
有
個
自
幼
熱

愛
音
樂
的
長
者
說
，
他
得
病

後
的
感
覺
，
就
不
是
一
般
人
的
想

像
，
以
為
他
會
因
為
受
到
這
些
聲

音
困
擾
而
煩
惱
，
他
欣
然
告
訴

你
，
耳
邊
或
大
腦
恍
似
遠
方
傳
來

的
聲
音
，
只
不
過
令
他
感
到
有
點

驚
奇
而
已
，
因
為
響
着
的
原
來
是

他
曾
經
喜
歡
過
的
樂
曲
，
而
這
些

樂
曲
，
全
是
他
年
輕
時
經
常
用
口

琴
吹
奏
過
的
，
成
年
後
幾
乎
已
經

忘
記
了
，
但
是
今
日
耳
邊
傳
來
，

居
然
句
句
不
漏
，
每
個
音
符
也
不

差
錯
，
笑
說
一
定
是
耳
朵
裡
頭
藏

有
他
與
生
俱
來
的
人
肉
錄
音
帶
，

到
了
一
定
時
候
就
自
動
播
放
出

來
，
否
則
便
難
解
釋
這
些
樂
曲
的

來
源
。

那
麼
說
，
豈
不
是
巴
哈
、
莫
札

特
等
神
童
，
也
很
有
可
能
是
天
生

幻
聽
者
，
否
則
怎
可
能
彈
過
一
次
或
聽
過
一

次
的
樂
曲
，
就
能
夠
馬
上
背
彈
出
來
？
那
顯

然
是
憑
仗﹁
幻
聽﹂
給
他
們
帶
來
近
似
特
異

功
能
的
天
賦
，
依
照
幻
聽
得
來
的
音
符
一
個

一
個
地
彈
奏
出
來
，
連
自
己
擁
有
這
樣
的
天

賦
都
不
自
覺
，
順
其
自
然
無
意
識
隱
藏
了
這

個﹁
秘
密﹂
，
局
外
人
就
更
不
可
能
知
道
。

據
說
晚
年
患
上
幻
聽
的
舒
曼
，
聽
到
耳
內

不
斷
響
着
不
是
出
自
自
己
筆
下
的
音
符
，
他

也
不
會
感
到
煩
惱
，
反
而
認
為
是
舒
伯
特
的

鬼
魂
在
跟
他
對
談
，
動
了
靈
感
記
錄
耳
中
聽

到
的
旋
律
，
於
是
日
後
完
成
︽
天
使
樂

章
︾
。
可
見
幻
聽
未
必
能
折
磨
喜
愛
音
樂
者

或
是
音
樂
家
，
從
而
相
信
每
個
幻
聽
者
所
聽

到
不
同
的
聲
音
，
必
然
由
平
日
積
聚
過
的
聲

音﹁
重
播﹂
出
來
；
如
果
聽
到
的
是
恐
怖
聲

音
，
可
能
正
基
於
曾
經
聽
慣
了
恐
怖
聲
音
，

尤
其
是
自
己
說
過
千
萬
次
的
口
頭
禪
。
正
如

喜
愛
音
樂
者
聽
到
的
是
他
們
曾
經
慣
奏
的
音

樂
在
耳
中
重
複
迴
響
；
如
果
那
個
人
平
日

習
慣
以﹁
殺
死
你
！﹂
之
類
的
狠
話
罵
人
，

患
上
幻
聽
就
可
能
不
斷
聽
到
那
些
惡
毒
咒
語

而
受
罪
。

幻聽的奇想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方 芳

方寸方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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